
[1]吕一燃,主编. 南海诸岛：地理·历史·主权[M]. 黑龙江教育出

版社, 1992 年 10 月版: 27.

南海问题与中越关系

○ 时永明

[内容提要] 中越两国在 1973 年前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归属没有争议，从 1974 年起，越南武装侵占中国

南沙群岛中有些岛屿，挑起主权争端。越南为达到侵占南海岛屿目的，积极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的多项措

施。南海问题对中越关系构成了挑战。
[关键词]南海问题 中越关系 越南外交

[作者简介]时永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和平与发展》杂志编委、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特约

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241(2011)06-0019-05

南海问题是相关国家之间存在多年的领土及

海洋权益纷争。自去年美国高调介入以来，南海问

题被炒得沸沸扬扬，透出一些紧张气氛。南海问题

有从一般性的领土纠纷向地区安全格局演变的趋

势。恰在此时，2011 年 10 月中旬，越南共产党中央

委员会总书记阮富仲应胡锦涛总书记邀请访问了

中国。两国就此次访问发表了《中越联合声明》，表

示将继续“推动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长期健

康稳定发展”，并要“共同努力认真落实”此前由两

国副外长签署的《关于指导解决中越海上问题基本

原则协议》。这两份文件遏制了由于南海问题而导

致的两国关系恶化的势头，对缓解南海问题，促使

有关各方回归理性具有重要意义。而为落实两份文

件的基本精神，我们有必要厘清双方之间的问题所

在，理性地处理分歧。
总体而言，南海问题只是中越关系中的一个部

分。但是这个问题的意义在于，如果双方能够正确

处理，即便暂时不能解决，也不会影响双边关系发

展的大局。而如果有任何一方不能正确处理，就有

可能给双边关系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因此，是否

能正确处理南海问题，几乎成了影响今后中越关系

如何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但是究竟采取什么政策

处理南海问题，则包含了三个方面的政策选择，即：

对南海问题的法理依据是否能够客观对待；对双边

关系的基本性质判断和目标追求；期待塑造一个什

么样的地区秩序问题。

一、中越南海纷争的由来

中越南海争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南海

诸岛的主权归属问题，二是权益海域的划分问题，

而第一个问题是核心。
（一）在南海诸岛的主权归属问题上中越之间

本来不存在争议

中国有较多的证据证明自己发现并开始利用

南海诸岛,并对之进行了记载和描述。最早的记录是

东汉时的杨孚(约公元 50～150 年)在《异物志》中

把南海称之为“涨海”，为以后历代所沿用。他又把

南海诸岛叫做“崎头”，指出:“涨海崎头，水浅多磁

石”。[1]《异物志》中的记载是中国现存史书中发现

的最早的记载。《异物志》原书虽已失传，但直到清

代和近代有关海南岛的方志记载，也引用《异物

志》此文，表明了涨海崎头与现今的西沙和南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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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1]而越南本国的历史，从鸿庞氏到赵朝结束，为

传说史，“并无考证确凿的任何遗迹可寻”。“从汉

武帝取赵氏的南越之地起直到五代时期为止”，为

1,000 年北属时代。“国人尚未进化，学问很差，没有

载籍”，“只能据中国史书来写”。[2]换言之，在中国

的史籍大量记载中国在南海海域的活动的时候，越

南尚处于民族形成的初期。
从行使管辖权来看，中国政府很早就将南沙群

岛划归中国管辖。据宋朝赵汝适在《诸蕃志》中记

载，唐贞元 5 年(公元 789 年)，就在海南岛设立崖州

都督府,管辖南海诸岛。宋朝则沿袭了这个制度[1]32。
而宋朝时中国以海军巡视的方式对西沙群岛实施

管辖的事实则记录在由北宋仁宗皇帝 （公元 1023
年至 1063 年）亲作“御序”的《武经总要》中[3]。所

以最晚中国从宋朝时起就开始对南海诸岛行使管

辖权。且此后的元、明、清各朝均继续行使着主权管

理。因此，从古代史看，中越之间没有可争议的地

方。
20 世纪开始，日本人全面侵入南海诸岛。二战

后，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精神，中

国政府收回了对南海诸岛的主权[4]。中国对南海诸

岛的主权得到世界的广泛承认。许多国家的百科全

书和地图都说明西沙和南沙属于中国，越南也不例

外。而且越南还有官方的正式表态。1956 年，越南副

外长雍文谦在接见中国驻越南使馆临时代办时曾

郑重表示：“根据越南方面的资料，从历史上看，西

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应当属于中国领土。”[1]1141958 年

9 月 4 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领海宽度为 12
海里，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等

岛屿属于中国。9 月 14 日，当时越南总理范文同照

会中国总理周恩来，表示“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承

认和赞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1958 年 9 月 4 日关

于领海决定的声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尊重

这项决定”[1]114。
到此时为止，应该说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中越

之间在南海诸岛的主权归属问题上不存在争议。
（二）越南挑起南海争端，中越关系恶化

1973 年，关于结束越南战争的巴黎协定签署之

后，越南不顾中国在越南抗美战争中的无私援助，

突然翻脸，以友为敌，掉转枪口指向中国。从 1974
年起，越南不仅在中越陆地边境不断挑起冲突，而

且还武装侵占了中国南沙群岛中的一些岛屿[5]。由

此，中越之间开始出现南海争端。
越南如此极端的政策变化有着众多的原因。首

先是当时国际形势出现重大变化，中美于 1972 年

和解，但中苏关系依然恶化。越南出于自身的目的

在中苏之间选择了站在苏联一边。其次，越南在战

争接近结束时，已显露出地区野心。它希望借助苏

联试图在东南亚寻找立足点的战略，实现自己在印

支半岛的扩张梦。第三，此时南海的石油资源已开

始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而且前西贡政权早已

在南海推行扩张战略，因此，河内政府借实现统一

之机，在南海问题上也就继承了西贡政权的衣钵。
1974 年 1 月，西贡当局悍然出动海空军侵犯我

西沙群岛的永乐群岛，并强占我甘泉岛和金银岛。
中国军民奋起还击，赶走了南越军队。当年 2 月 24
日西贡当局发表一项声明来阐述其对南沙和西沙

的主权主张，抛出了一个“长沙”“黄沙”论，将我

南沙和西沙群岛分别称为“长沙”和“黄沙”群岛。
《声明》说，“表明越南对黄沙群岛的主权的证据”
是 1630 年和 1653 年间，一位学者编的《洪德版

图》。地图的附注“明白指出，远在十七世纪初期，越

南当局已经常派遣船舶和人员到这些岛屿，当时这

些岛屿成为‘金沙’（也是‘黄沙’的意思）。这些岛

屿就是现在国际上所称的‘帕拉塞尔群岛’”。[6]

1979 年，已经统一了越南全境的现越南政府继承了

原西贡政权的这个主张，由越南外交部发表一份题

为《越南对于黄沙和长沙两群岛的主权》的白皮

书，提出了所谓对南沙和西沙拥有主权的历史依

据。越南的“依据”主要分两个部分，一是把史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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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的黄沙滩和黄沙渚说成是今日的所谓黄沙群

岛，即中国的西沙群岛；二是把法国殖民当局 1933
年后对中国南沙和西沙群岛的非法侵占作为其拥

有主权的证据[1]。
对于越南的“长沙”和“黄沙”说，我国学者李

金明在其专著《中国南海疆域研究》中，进行了充

分论证，指出该说与我西沙和南沙无关，“黄沙渚是

理山北部的小岛”，而长沙“其实就在占城附近的

外罗海”[2]。至于越南把法国对中国岛屿的侵占作为

依据，在国际法上就更是站不住脚。
越南在此时不顾基本法理和事实而强烈提出

对南海诸岛的主权要求是和其整体的扩张战略密

切相关的，在某种程度上是越南对外战略调整的产

物。

二、越南外交政策的调整与南海问题的发展

（一）中越关系恶化加剧了南海紧张

导致中越关系破裂的关键因素是黎笋集团上

台执政后奉行了反华和地区扩张政策。这给两国关

系留下的两个重大负资产，一是民族敌对情绪，二

是南海问题。
在二战后，有两大因素深深地影响着中越之间

的关系，即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当时，东

南亚国家面临的普遍问题是在赶走了日本侵略者

之后，又重新遭受老牌殖民主义的欺压。因此，共产

党势力在一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普遍起到中

坚力量的作用。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摆脱了帝国

主义的压迫，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中国作为

与越南山水相连的兄弟，自然积极支持越南人民的

反帝斗争。但是，正在中国人民全力以赴地援越抗

美的时候，越南却由于黎笋集团的逐步掌权而使中

越关系逐渐蒙上阴影。1965 年，越南的《历史研究》
等刊物连续登载了一系列利用历史问题反华的文

章，片面宣传中国封建王朝侵略越南的历史，含沙

射影地攻击现今中国，并编制相应的军事教材，在

越南军队中煽动民族仇恨。从 1967 年秋开始，越南

在文化、教育、艺术和报刊等方面，大规模宣传越南

古代抗击中国封建王朝侵略的“功绩”，讴歌古代

反抗“北方侵略”的“民族英雄”，煽动对中国的民

族仇恨。[3]迄今为止，这些活动在越南的文化中还留

有非常明显的痕迹。随着越南统一的完成，中越关

系开始明显恶化。1978 年越共四届四中全会把中国

确定为越南最直接最危险的敌人,并在 1979 年 3 月

3 日颁布了矛头直指中国的总动员令, 将其总兵力

扩充至 120 万人[4]。
越南制造民族对立情绪的重要目的之一显然

就是伸张其领土要求。据统计，从 1975 年至 1979
年 2 月，越南在中越陆地边境侵犯我边境，制造事

端多达 3,414 次[2]。1978 年，越南更是突然入侵了柬

埔寨。这一系列事情最终导致 1979 年的中国对越

自卫反击战。与此同时，在海上，早在 1975 年 4 月，

越南就借统一之机开始了占据南海岛礁的行动。据

统计，从 1975 年越南统一之年到 1991 年中越关系

正常化止，越南在南海共占领了 26 个岛礁。在此期

间，1988 年 3 月 14 日，中越双方还发生了著名的

“3·14 赤瓜礁海战”。这是由于越南武装舰只悍然

向中国在南沙群岛赤瓜礁海域进行正常考察和巡

逻的船只发起武装袭击，中国船只才被迫进行了自

卫还击。
（二）中越关系正常化后南海问题的发展

黎笋对外联苏、反华、侵柬的政策和对内专制

僵化的统治，最终使越南自己陷入外部政治孤立、
内部经济困难的局面；而中国的改革开放给经济带

来前所未有的活力。因此，1986 年 7 月黎笋去世后，

越共开始进行政策调整。首先是进行经济政策的调

整，而后是在外交上寻求改善与中国的关系。1986
年底，越共六大作出重大决策，全面推进革新开放，

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努力使越南摆脱社会经济

危机。1987 年 1 月，越共中央第六届五中全会决定

删除党章和宪法中有关反华的内容，重新肯定中国

过去对越南的支持和援助，决心改善对华关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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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越南接受中国要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主张

后，1990 年 9 月 3 日, 越共中央总书记阮文灵、部长

会议主席杜梅、中央顾问范文同与江泽民总书记、
李鹏总理在成都举行了秘密会晤，就政治解决柬埔

寨问题和恢复两国正常关系达成共识。1991 年 11
月 5 日至 10 日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和平协定在

巴黎国际会议正式签署后，越共中央总书记杜梅、
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应邀率领越南党政代表团访

华，与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在京举行高级会晤，

并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中越两国关系正式实现正

常化。
在《联合公报》中，双方达成“两国之间存在的

边界等领土问题将通过谈判和平解决”的协议。此

后，中越恢复了解决海上和陆地领土争议问题的专

家级和政府级谈判。经过双方共同努力，1999 年 12
月 30 日中越两国政府在河内正式签署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陆地边界条约》，

2000 年 12 月 25 日在北京正式签署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在北部湾领海、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协定》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北部湾渔业

合作协定》。
中越达成这三项非常重要的协议，基本解决了

双方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但是在事关双方未来重

大利益的南海问题上，中越关系几乎没有改善。越

南变本加厉，又于 1993 和 1998 年分别占领了人骏

滩、金盾暗沙、奥南暗沙三个岛礁。而为了巩固其对

南海诸岛的非法侵占，越南除了在所占据的岛礁上

驻有军队，建造各种军事设施外，还在一些较大的

岛礁上，如南子岛、敦谦沙洲、鸿庥岛、景宏岛、南威

岛和安波沙洲等，兴建了起降场、雷达站、气象站、
卫星电视天线、灯塔等设施以宣示主权。[1]

不过让人欣慰的是，南海的争议并没有对中越

关系正常化之后双方关系的迅速发展产生太大的

影响。这主要原因在于中国采取了将南海问题与双

边正常关系发展分开处理的态度。1999 年 2 月，越

共中央总书记黎可漂访华与江泽民总书记会晤，就

21 世纪两国关系发展框架达成具有战略高度的共

识，双方在《联合声明》中确定了“长期稳定、面向

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的“十六字方针”。2002
年 2 月，江泽民访越在河内国家大学进行演讲时，

对 16 字方针作了进一步阐述,并提出中越两国要做

“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的四好精神。

三、南海问题的国际化趋势与中越关系的大局

（一）冷战后南海问题的国际化趋势

中越关系正常化的一个大背景就是冷战的结

束。虽然，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中国与美国和日本就

已经实现关系正常化，打破了冷战格局的束缚，但

与部分东盟国家的关系并没有实现正常化。因此，

上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也是中国和东盟国

家关系大发展的时期。中国继 1989 年与印尼恢复

正常外交关系后，又先后于 1990 和 1991 年与文莱

和新加坡建立了外交关系，实现了与全部东南亚国

家关系正常化的目标。此后，1991 年 7 月，中国外长

钱其琛作为东盟外长会议东道国的客人，首次应邀

出席了第 24 届东盟外长会的开幕式。可以说，中国

与东盟关系的发展，使 1989 年风波后美国等西方

国家试图孤立中国的企图基本失败。
与此同时，地区合作的步伐也在加快。在经济

方面，1989 年建立了亚太经合组织；在政治和安全

方面，1994 年建立了东盟地区论坛。面对新形势，美

国希望能够通过介入地区性组织来继续掌控地区

安全的主导权，积极推动南海问题纳入地区多边安

全机制讨论的步伐，南海问题因而出现国际化趋

势。
而越南在冷战后也开始实行现实主义的大国

均衡外交，积极发展与地区组织和美国的关系。越

南 1992 年成为东盟观察员，1995 年成为东盟的正

式成员，并于当年和美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此时，越南在南海问题上也开始借助国际力量

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因此希望东盟能在南海问题上

发挥作用。而东盟随着其十国大团圆梦的实现，也

开始尝试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发挥作用。由于东盟有

5 个国家对南海提出主权要求，因此，在各种因素的

作用下，2002 年 11 月 4 日，中国与东盟国家在金边

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该宣言虽然表明是“希望为和平与永久解决有

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议创造有利条件”，但还是要

由“有关各方”通过协商解决问题。不过，至少从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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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上讲，这已经不是一个单纯当事方之间的约定，

而多少带了点国际化的味道。
（二）越南积极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是一种依靠履行自我承

诺，而非外来强制约束的约定。为落实《宣言》，

2004年 12 月 7 日在吉隆坡举行了中国 - 东盟落实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高官会，决定成立中国 - 东

盟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联合工作组(中国 - 东

盟联合工作组)，并签署了相关文件。文件规定中国

- 东盟联合工作组应根据对《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向中国 - 东盟落实《南海各方

行为宣言》高官会提出政策方向以供考虑，包括认

定各方为防止争议复杂化或升级而应采取的行动

方式。
中国自签署后，从未违反过该宣言，而是积极

推动与越南和菲律宾探索共同开发。而越菲两国却

相反，2009 年 1 月 28 日，菲律宾参议院三读通过了

2699 号法案，即“制定菲律宾领海基线的法案”，该

法案将中国的两处岛屿划为菲律宾所属岛屿。而越

南则于 2007 年宣布，要在长沙群岛设立 “长沙

县”。今年 5 月，又在其非法侵占的岛礁举行所谓

“国会代表”和地方“人民议会代表”选举。这些行

为已经公然地违反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五条

所叙：“各方承诺保持自我克制，不采取使争议复杂

化、扩大化和影响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包括不在现

无人居住的岛、礁、滩、沙或其它自然构造上采取居

住的行动，并以建设性的方式处理它们的分歧”的

规定。
为掩盖自己的违约行为并强化自己在南海的

地位，越南采取了进一步将南海问题国际化的措

施，其主要特点是将域外势力引入南海地区。首先，

越南以主办南海问题国际研讨会的形式，在国际上

大造舆论，混淆视听，把南海问题不断恶化的原因

归咎于中国。其次，借美国来压中国。2010 年，越南

借东盟主席国的地位，为美国人在多边场合对中国

施压创造条件。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 7 月

于河内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利用南海

问题向中国发难，终于掀起轩然大波，使南海问题

迅速升温。
（三）南海问题对中越关系的挑战

对于中越双方来说，如何处理南海问题首先是

个立场问题。江泽民同志之所以要提出“好邻居、好
朋友、好同志、好伙伴”的四好精神，其实就是希望

双方能够确定一个解决双边问题的基本立场。南海

问题如此复杂，如果以敌对态度处理，则双方难免

一战，出现两败俱伤的结果；如果本着四好精神处

理，则定能找到实现共赢的方式。
越南将南海问题国际化的政策具有很大的危

险性。首先，它使介入南海问题的外界因素增多，使

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因此解决起来也就更加困难；

其次，外部因素的介入有使南海问题从领土和海洋

权益争端演变为地区安全格局重组的风险；第三，

提高双边乃至地区内的对抗性不仅不利于地区的

和平稳定，也有使中越关系再次陷入敌对状态的危

险。
对越南而言，如果不能理性处理南海问题，也

不利于其自身的发展。今年以来，在越南出现的一

个危险信号，在一段时间内连续出现了有组织的反

华游行。越南虽然近些年党内民主改革搞得有声有

色，但并不是一个对街头游行给予较高自由度的国

家。出现这种现象，显然是越南政府煽动民愤以期

达到外交目的一种作为。但世界上的事往往是复杂

的。这种游行首先对越南自身产生了影响；虽然强

化了越南国内的反华意识，然而同时对政府造成政

治压力，反而使政府的外交政策活动空间受到挤

压。其实，从更深的层面看，凡是试图操纵社会意识

的举动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美国利用南海问题积极拉拢越南，有着很深的

战略意图。一方面，它想利用越南分化中国和东盟

的关系，另一方面它要寻找机会影响越南的政治走

向。果然，今年 8 月当越南政府开始想到要管理游

行示威活动时，美国人马上就出面进行干预，要求

越南政府释放被捕人员[ 路透社 2011 年 8 月 23 日

消息]。
最近，越南领导人访华，中越高层领导在南海

问题上达成的共识对中越双边关系的发展、对南海

问题的解决，以及对地区的和平稳定都具有非常深

远的政治意义。而两国关系要真正实现持久稳定的

发展，最重要的是要有命运共同体的精神。

[收稿日期：2011-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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